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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

人文学科的
当代挑战（下）

2016 年 12 月 20 日晚，

“人文清华”讲坛第七讲请来

汪晖教授。汪晖教授在题为“人

文学科的当代挑战”的演讲中，

提出人类发展进入全新阶段，

作为对人的研究，当代人文学

科面临重大挑战。

现代人文学科与知识界的形成
最后一个方面，现代的人文学科跟知识界新

知识群体的形成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所以专门

化的学术研究和思想文化运动相互促进，这是近

代人文学科和思想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我

们都知道晚清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

等人卷入政治的辩论，同时也卷入大量知识的辩

论。20 世纪建立民国后，1915 年出现了文化运动，

出现了不同的文化派别，发生了剧烈的文化冲突

和斗争，一直到五四时期。我们可以看到新的文

化运动激发起的思想争论对于现代知识的促进作

用，并且使得一代学者跟社会、政治甚至科学变

迁保持着某种密切的关系。比如我刚才说的科玄

学论战里面，丁文江是科学家，梁启超、胡适通

常我们看作人文学者，可是他们是作为一个知识

群体、一个所谓知识界在互相辩论，他们不是停

留在各个有局限的、纯粹的分科之学里发生争论

的。

如果没有独立的知识领域，没有知识界的争

论，人文学科的发展、思想的激发是很困难的。

一方面，没有分科之学、没有专门之学，任何一

门知识长足的发展都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没有

知识领域的相互激发，思想能够把握时代脉搏、

能够抓住核心问题、能够提出人们关心的共同问

题的能力又是有限的。所以思想运动跟学术发展

之间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上世纪 80 年代也有过文化的争论。我自己

在 90 年代有幸结识《读书》杂志的作者，后来

也成为编辑。《读书》杂志在我们做编辑的过程中，

我常常说它是圆桌：来自不同领域、思想派别、

观点立场的人，可以在这个圆桌上发生重要甚至

激烈的辩论。这些辩论能够促进知识的发展，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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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年轻一代探求问题的热情。

这跟今天的条件非常不同，

我们今天的大学里，很多知

识领域包括学术项目，都是

以项目为指导的。算学术成

果 的 时 候 要 看 SSCI、CSSCI

等等这些所谓的统计制度，

表示我们的进展。但是在 19

世纪到 20 世纪那么长的思想

进展当中，恰恰是最灵活的

那些思想争论所激发起的学

术和思想的进展最值得我们

重视，而不是这些统计的数

字。同时这样的进展能够促

进我们知识的生成。

所以，我觉得这四个历史前提，能够让我们

对现代人文学科有个基本了解，明白它的力量、

限度和弱点，理解今天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个人

觉得今天的问题都跟我们提到的人文学科的前提

有密切关系。

　　

当代人文学科的挑战之一：学科分布

及与传统的关系
我要提到的第一个人文学科面临的挑战就

是，伴随着全球化、区域化的进程，人文学科的

内容和分科都面临新的调整。因此需要讨论如下

问题：如何估价现代人文学科的学科分布？如何

思考人文学科与不同人文传统的关系？

我先从后一个问题、人文学科的不同传统开

始。我刚才说到分类，现代分类跟传统知识之间

的差异问题，事实上并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我

们到不同地区，不同文化里都有自己文化的内容

和一套规范，有它历史形成的脉络。但是这些脉

络今天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囊括到一种西方式的近

代分类学里了。我们怎么去估价自己的人文传统，

我们怎么估价在这个人文传统当中产生的旧成果

和新成果对于当代的意义？我们要重新去看待这

样一个问题，这是现代历史这个学科形成过程中

自然被排斥和压抑的部分，我们要重新调动起来。

在今天的知识分类里，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现代的

学科制度跟我们自己的知识传统、文化传统之间

的关系问题。

我刚才也说了，现代的学科制度是跟东西关

系、跟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有密切关系的。在人

文社会科学领域里面，只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可以看到两种不平衡的分类。一种是从 19 世纪

开始，由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许多帝

国中心地区的国家发展出了大量关于周边地区或

地球上其他地区的知识。人类学、宗教学、历史

学和其他的学科，都是伴随着帝国对世界的扩张

产生出来的，这就是所谓早期的区域研究。这个

研究到二次大战之后又跟冷战的构造密切有关。

今天去看英国、美国，甚至日本的一部分知识，

跟它的早期帝国经验是有密切关系的。而在其他

许多国家，为了建立自己的民族独立，大量注意

力主要集中在自身历史上面。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我们看一看历史系，不仅是在中国，哪怕是德国

这样的西方国家，它的历史系一定是自己国家的

历史研究占据了整个学科的绝大部分。我有一次

在德国，当地学者说他们的历史系大概 75% 以

上甚至 80% 的学者、教授是研究德国史的，其

北京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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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20% 多是研究全世界的历史。这跟美国的情

况是有所差别的。美国有非常发达的区域研究传

统，这跟美国的历史有关。在我们中国，很明显，

至少在当前，我们关于整个世界的知识除了关于

我们自己的知识之外，主要是关于欧美的知识，

发达国家的知识。关于亚洲周边、非洲、拉丁美

洲，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有发言权的学者大概寥寥

无几，整个知识领域处在非常弱的状态。更严重

的是，由于知识领域相对弱，也难以激发起人们

投身于这些知识、工作的热情，年轻一代，青年

才俊很难进入这些领域。这个问题在今天我觉得

尤其需要改变。首先要改变我们知识的视野和分

布。第二个改变是要超越过去殖民主义的知识、

冷战的知识，形成新的、全球的关于不同区域的

知识，人文的知识。这些知识不仅是在分类意义

上，还是提出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问题。

昨天，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邀请乌干

达的一位学者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到清华做讲演。他在讨论中问道：中

国在非洲做了很多基础建设投资，但我们还是想

知道，中国到底要给这个世界什么样的新秩序，

什么样的新想象？有没有这样的新秩序和想象？

这不光是知识的问题，也是价值和世界观的问题。

全世界的人都在看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对我们是

很重要的挑战，对大学将来的变革也是一个重要

挑战，这是第一点。

　　

当代人文学科的挑战之二：如何重新

界定使命？
第二个挑战，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并没有把人

类导向一个彻底的——用社会学家韦伯的语言叫

“脱魅”——也就是从宗教世界领域脱离出来的

世界。德里达说“无条件追问”，追问以后好像

神学世界观垮掉了。但今天是什么现象呢？恰恰

相反，伴随着世俗化、市场化的深化，宗教和各

种传统出现了复兴的迹象。在这个语境中如何界

定人文学科的使命？人文学科似乎是介于两种力

量之间。一种是经济的力量，尤其是拜物教的力

量。人的价值、人的精神在这样的拜物教面前到

底处于什么位置？这是我们人文学科要提的第一

汪晖教授 马哈茂德·马姆达尼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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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另一方面，恰恰是由于这样的拜物教的

盛行，对它的反对重新出现了。并不是说过去没

有，而是世界范围内又出现了宗教复兴的现象。

人文学者、人文学科的形成本身就是在跟宗教世

界观的斗争、博弈、纠缠，既内在于它、又是在

摆脱它的历史过程中诞生的。所以过去常说，现

代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是以上帝之死作为前提

的。但现在，上帝没死，上帝又复活了，而且是

诸神在复活。在这种现象下，我们人文学者，尤

其是中国的人文学者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我们

都知道每个不同的传统，包括它的宗教传统，都

包含着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部分，我们可以从

里面寻找到一部分价值。但人文学科本身是关于

人、不是关于上帝的知识，它是新的知识。世俗

和宗教的分野，本来也是在欧洲启蒙运动历史里

产生的。但是中国现代人文传统能不能提供一些

方法和价值观，去理解这样的当代现象？

其次，中国不像欧洲，不是在一神教历史

里出现的文明。中国从来都有不同的宗教和其他

的文化因素，它的主体是人文的，或者说是世俗

的，虽然在这里使用“世俗”已经有点问题，因

为世俗概念往往是跟宗教二分产生出来的。可是

在中国，世俗的问题跟宗教的问题似乎没有那么

大的分野。在中国历史里，那样一种比较能够容

纳多样性的人文传统，对于当代世界有没有一些

意义？我在这儿不给出答案，我希望大家能够思

考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象，

我们人文学者有必要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挑

战的是现代知识的许多前提。我们都知道在欧洲，

包括北美，他们在讨论最近的宗教问题时，重新

讨论的是政教分离、政教重组、公共和私人领域

之间的分界，这些分界是现代自身构成的，既是

它的知识前提，似乎又是它的信念来源。正因为

这样，这个挑战除了一般我们说的宗教问题外，

提出的也是知识上的挑战，我们需要回应这个挑

战。我们用什么样的思想和学术的资源回应和思

考这些问题？这是我提出的第二个问题。

　　

当代人文学科的挑战之三：如何界定

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第三，我刚才也已经反复讲到，现代的人文

学科是在和自然科学的联系与分离当中诞生的。

如今，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生态科学等的发展，

正在对人类的存在方式产生影响。在学科分立的

条件下，如何重新界定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关

系？人文学科如何既从自然科学的发展中汲取营

养，又对它的发展保持批判性的反思？这是整个

现代人文学科的使命之一。

20 世纪出现的一个状况是，因为科学主义将

科学方法运用到一切方面，对科学主义的批判使

得人文学科获得了自主性。在获取人文学科自主

性的同时，渐渐使得人文学科的训练和它的知识

领域与自然科学的进展之间脱开了距离。今天我

们看基因技术或者人工智能，它改造的是什么？

基因技术可能会改造生命本身，人的再生产有可

能因此发生变化，人的寿命由于财富的积累、技

术的发展也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人的社会关系不

再是家庭关系或普通的社交，也在发生重大变化。

我们现在有了数码技术，在网络上，年轻一

代几乎与生俱来，他的社会关系、社会身份很可

能是多重的，传统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对于人

和身份的认识，可能由于对技术的不了解，或者

是不能内在追踪它的发展去理解这个变迁，而无

法对这个现象做出有效的回应。也就是说，自然

科学的发展本来提供了我们一些机会，但是我们

需要对这个过程、对它的边界加以反思。我们继

承近代以来对科学主义批判的成果，但是同时如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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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思考整个现代社会和现代科技的发展对我们人

和社会的影响？我们关于人和社会的知识如何跟

自然科学之间重建新的关系？既是相互联系的，

又能够有批判的、自主性存在的，这个新的关系

到底在哪里？这是我们今天要探索的重要问题。

　　

当代人文学科的挑战之四：如何评价

数码时代的人文学科？
第四个挑战，我刚才其实也提到了，数码技

术的发展使得人文研究的领域和边界发生了重要

变化，尤其是跨语言、跨地域、跨文化的研究，

因为技术发展而获得了新的空间。怎么样去估价

数码时代的人文学科，这个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一定程度上，数码技术所提供的新空间也是一种

所谓的空间革命，我们讲空间革命，过去是陆地，

到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航海技术的发

展、海洋时代的到来，是新一轮空间的革命，导

致了人类对于国家、主权、领土范围、整个自然

的边界和其他各方面的知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那么新一轮的空间革命带来的变化是什么？人文

学科的学者和不同领域的学者有必要思考这样的

问题，回应这样的挑战。

　　

当代人文学科的挑战之五：学术分科

条件下的挑战
最后一点，也是刚才我已经提到的，学术分

科条件下的挑战。学术分科有其合理性，如果学

术没有分科，是很难持久积累和发展的。但是人

文学科、人文教育如何能够成为新思想的发源地，

而不只是一般意义的专门知识的积累？如何在专

业化的背景和市场化的条件下重塑一种真正具有

自主性的知识领域和知识界？也就是说，它要形

成一个文化的和知识的新空间，来思考这样的挑

战。我觉得这是在 19、20 世纪，无论是中国还

是其他地区都可以看到的成果。如果没有一个相

互激发的知识、相互自主的知识领域，新思想的

发源是比较难的，专门学科之间跨界的对话是比

较难的，这些知识领域的对话和不断涌现的社会

和现实问题之间关联的呈现也是比较难的。

所以，在这些意义上，我们确实有一点困

惑。一方面今天有越来越多的物质资源包括研究

资源，越来越系统、制度化的研究条件好像在改

善；但是另一方面，反过来说，这样的知识领域

反而变得越来越少了。当代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

呢？当代世界在我看来，是 19 世纪和 20 世纪形

成的那些基本前提和范畴遇到巨大挑战和危机的

时代。我们看看美国的选举、英国的状况，包括

我们自己社会许多的变迁，我们既有的知识范式

很难完美地解释这些问题。我们今天看到的绝大

部分反思，如果看媒体各种各样的讨论，绝大部

分是技术性的。市场波动、金融波动了，我们请

一个学者讲一讲，但很少再出现在 19、20 世纪

针对这样现象的大规模知识运用和文化讨论，因

为现在需要讨论前提性问题的话，没有新的知识

领域的形成是比较困难的。很可能一个知识领域

不断往前的过程，是被它的自身逻辑、被资本投

资的逻辑、被其他逻辑推动着，而无法反思它出

发的前提和最终要达到的目标。这是我理解的今

天人文学科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事实上也在挑

战人文学科在近代形成的那些前提，我们到底怎

么思考这样的问题？

我今天讲的基本上是关于人文学科的历史和

面临挑战的讨论。我希望激发起更多同行、朋友

和同学们共同的讨论和探索。

数码时代给人们的知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变化

人文日新


